
恐怖的賭注

「萬秘書，講了半天，你怎麼還不相信？

這次馬拉威總統大選，班達一定下台，齊哈

納鐵定當選，我跟你賭我這顆人頭，輸了，

切下來給你。」

這句話，是旅居馬拉威的一位台商陳先

生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對我說的話。滿恐怖

的。當時我是駐馬拉威大使館一等秘書，承

辦政務。這位陳先生的思維和語言表達的方

式和我的風格，是「少林拳」對「武當劍」，

截然不同。我不會用這樣的語言，腦袋裡也

從未曾有過這種賭法。戰國時代，有一位刺

客，名叫聶政。他是我景仰的「烈士」，死得

非常從容壯烈。聶政在母親健在，姊姊未嫁

之前，「隱於屠」，在菜市場賣狗肉，不敢以

人頭相許，報答知己。我呢？家有妻小，心

中有夢，可說是，「塵緣未了，官夢正酣」。

因此，也不敢用我的人頭來賭。

陳先生旅居馬拉威多年，敢這麼賭，必

然有他的道理。他鐵口直斷，三位候選人之

中，齊哈納將會當選，有三個理由：一、老

美要現任的班達下台。二、莫魯士有「爆炸

性」的黑材料，將會被抖出來，必死無疑。

三、齊哈納是國際知名的人權鬥士，坐過

牢，老美支持。因此，自稱與齊哈納有良好

關係的陳先生特別善意的請我注意選情的發

展，希望我們趁早和齊哈納建立關係，而陳

先生願意牽線。

馬拉威大選的聯想 萬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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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辦政務，對於大選，當然全神貫

注。我的評估，和陳先生的看法不同。我認

為，選舉結果必然與「人口結構」有密切關

係，將是大選勝負的關鍵。陳先生反駁我的

觀點，他認為「人口結構」不會成為關鍵因

素，因為：北部人有很大比例人口在教育界

和學術界，在南部的教授和老師之中，北部

人比例高，能影響學生和民眾，而且南部文

化水準較高，應該不會有太強的「地域觀

念」。

選舉結果是：莫魯士當選總統。陳先生

的預言通通是「對了一半」：班達下台了，

但是上台的，不是齊哈納，而是莫魯士；莫

魯士的黑材料被抖出來了，但是對他的選情

沒有太大影響。事後驗證，我的看法與事實

相符。陳先生輸了，但是他最後沒有「切下

頭來」。

民主浪潮擋不住？

大選造成了「變

天」的結果。一般的

解讀是：民主浪潮擋

不住。如果深入一點

瞭解，事實並不是如

此單純。與其說「民

主浪潮擋不住」，不如

說「老美壓力擋不

住」。

這次大選是在國

際壓力，特別是美國

的壓力下，被迫舉行

的。多年來，老美能

容忍，願意容忍班達

總統的獨裁，大概只

有一個原因：因為班

達「反共」。馬拉威的周邊國家，莫桑比克、

坦尚尼亞、桑比亞、辛巴布威，全是共產國

家或是親共國家，只有馬拉威標榜「反共」。

馬拉威處在赤道以南非洲大陸一片赤色紅海

之中，彷彿一塊綠洲。班達總統在美蘇對抗

的局勢下，選邊倒向美國，深得老美鍾愛。

因此總統寶座一坐三十年。

馬拉威從一九六五年獨立以來，經濟上

一直依靠外援。政府預算六成以上靠外國援

助款挹注。主要的援助國家包括：美英日德

南非和我國。九十年代開始，美蘇不搞對抗

了。美國政策轉變之後，馬拉威以前的戰略

地位快速消失。馬國本身沒有資源，也沒有

經濟基礎，無法像南非一樣關起大門搞「鎖

國政策」。班達總統不得不對美國宣揚的「民

主」讓步，開放黨禁，舉行全國首次的「多

黨選舉」，選出新總統和新國會。

外館軼聞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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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北中南金字塔

馬拉威面積大約十二萬平方公里，差不

多等於三個台灣；人口大約一千萬。全國有

北部、中部、南部三個省，北部人口一百

萬，佔總人口十分之一；中部省約三百萬，

佔十分之三；南部省約六百萬，佔十分之

六。人口結構像是一座金字塔，南部是重

心。三位總統候選人，分別來自三個省：齊

哈納是北部人；班達是中部人；莫魯士是南

部人。三位候選人各有優勢，在選前一般觀

察者的評估是「三雄鼎立」的局面。我的認

知是，「選民結構」是關鍵因素。在人口分

佈上，北部加中部仍小於南部，因此，南部

人在「基礎結構」上佔了先天優勢。

三雄鼎立/班、齊、莫

班達總統在位三十年，是執政的馬拉威

國會黨M C P的黨魁。他是個獨裁者，黨政軍

特一把抓，在法律上，他是「終身總統」，在

馬拉威可說是一尊巨神。很少人敢公開批評

他。一般民眾對他的印象是：紳士風度、體

力充沛、不怒而威。經過三十年的「造神運

動」，和「愚民政策」他在民眾心中有崇高地

位，一般民眾對他的印象是：「在位太久

了」。

齊哈納是著名的工會領袖，坐過多年黑

牢，遭受過酷刑。一九九二年獲得 R F K人權

獎，成為國際著名的人權鬥士。在馬拉威有

極高聲望，形象良好，有人稱他為「民主之

父」。他是馬國「民主聯盟黨」（A F O R D）黨

魁。

莫魯士原來是執政的M C P黨秘書長，因

為得罪了班達總統，被開除黨籍，於是另組

「聯合民主陣線黨」U D F，參加競選。三位候

選人之中，他最有草根性，親和力強，在南

部有廣大民意支持。

一葉知秋

在選舉過程中，馬國唯一的一份報紙曾

經陸續刊登，莫魯士早年擔任基層公務員時

的一件貪污案（實際上是「侵佔公款」，大約

一百美金），以及被判「勞役」的檔案資料和

穿著囚衣的照片。這件醜聞，連續好多天都

是最熱門的新聞。這也就是那位陳先生所說

的「爆炸性黑材料」。貪污醜聞並沒有把莫魯

士扳倒。大多數的選民，尤其是南部選民，

並不認為莫魯士的侵佔公款事件「罪行嚴

重」。衝破了這一關，莫魯士開始「海闊天

空」。

班達掌控馬國政治三十年，主要的工具

是「少先隊」（全名是「馬拉威少年先鋒隊」

Malawi Young Pioneer, MYP）。制度上，它是

「非軍非警」的機構，事實上它是「又軍又警」

的特務機構。它有自己的總部、訓練基地、

武裝組織。它是班達整肅異己，維持秩序的

工具。成員遍布政府及社會各階層，可以不

經審判逮捕「嫌疑犯」。在選前四個多月，軍

方以「掃除非法組織」為由，發動了小規模

軍事行動，以「外科手術」方式搗毀了少先

隊的總部和基地。軍方掃除少先隊之後，隔

了幾週又對執政的「馬拉威國會黨」（M C P）

的總部發動攻擊。整棟三層樓的建築，在幾

小時內變成斷垣殘壁。少先隊和馬拉威國會

黨總部被摧毀後，可以說「班達的虎牙熊爪

被拔除了」。民眾漸漸敢於表達自由意志，這

對選情影響深遠。從民眾原諒莫魯士，到民

眾支持軍方掃除少先隊和M C P黨部，這些徵

兆可以說是「一葉知秋」。馬拉威到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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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變」的臨界點。

大選的過程/自由公正平和

為了確保大選的公正和平，聯合國在馬

國首都里郎威成立國際觀察團，在大選幾個

月前開始派遣工作人員到馬拉威各地的鄉

村，訓練公務員和小學老師擔任選民登記、

維持投票所秩序、監票等等工作。聯合國觀

察團除了派遣許多國際觀察員和媒體記者到

馬國觀察選舉過程之外，也邀請在馬拉威境

內的各國大使館和國際組織，組成觀察團，

觀察大選的過程。我國大使館獲配發兩張觀

察員證，由大使和我親自前往觀察團總部，

現場拍照，當場製發證件。我國大使館被分

配的觀察地區位於首都西方約二十公里的村

落。

選舉當天，我開著我的 TO Y O TA VEN-

T U R E高底盤休旅車，載著大使，爬小山，涉

淺水（當地氣候乾燥，水源缺乏，有溝無

河；無高山峻嶺，有低緩丘陵），走了三四十

公里的黃土路，參觀了方圓三十多平方公里

的地區內的投票所，也就是當地的小學。所

謂的「小學」，不是一般已開發國家的人民能

夠想像的。它通常位於沒有路標，沒有路

名，沒有號碼的鄉間泥巴路旁。全校就是一

排大約四五間的教室，和一片空地。教室的

牆壁是由稀泥巴混合著草梗做成的土塊砌成

的。每間教室沒有門，沒有窗。牆上開個小

方洞，就是窗戶；開個大方洞，就是門。教

室內，沒有桌，沒有椅，也沒有黑板。教室

內的泥土地上堆一塊小土丘，就是桌子，泥

土地，就是椅子，土牆本身就是黑板。更奇

妙的是，大多數的教室是採光良好，因為，

它「家徒四壁」，沒有屋頂。由於當地乾燥，

很少下雨，大多時候，並不需要屋頂。到了

雨季，再把茅草做的屋頂蓋上去。如此簡陋

的學校，大致也反映了當地的生活水準。

聯合國觀察團為馬國選民準備了一種號

稱「七十二小時不褪色」的油墨，讓選民用

按拇指方式在選票上選出心中人選。這個方

法蠻聰明，避免了重復投票和頂替投票的問

題。在每一個投票所，我都看到村落裡的居

民很有秩序，很有耐心地排隊投票。想到他

們那麼貧窮，又沒受過什麼教育，他們的行

為能有這樣的「教養」，令我深受感動。

大使對我竟然熟悉這種沒有路標，沒有

車跡的窮鄉僻壤，感到驚奇。我告訴大使，

因為上個週末，我載著我太太僱了一位當地

黑人嚮導，由他帶著我們「深入不毛」，已經

全程「走透透」，事先走過了一遍。

當天下午，大使和我回到觀察團總部，

回報觀察結果。幾乎所有的觀察團的回報結

果都是：過程平和、公正、自由。

結果/人心思變/勝利的喜悅

大選結果是：總統選舉，莫魯士獲得

4 7 . 3％選票當選總統；班達獲得3 3 . 6％選票，

連任失敗；齊哈納獲得 1 8 . 6％，敬陪末座。

在國會議員1 7 7席之中，莫魯士為首的U D F黨

獲得8 4席，絕大多數來自南部選區；班達為

首的M C P黨獲得5 5席，絕大部分來自中部；

齊哈納為首的A F O R D黨獲得3 6席，包括整個

北部省的3 3席。（另外有兩選區，投票結果

有爭議，無效。）三位總統候選人和三個政

黨分別在南中北三個省獲得絕對多數。這個

結果益發凸顯了「人口結構」和「地域觀念」

在這次選舉中所佔的關鍵因素。

獲勝的 U D F黨選舉的主軸是「掃除貧

外館軼聞趣事



窮」。這個訴求，深獲民心。我曾經多次在

U D F黨選前的造勢活動中，目睹亢奮的支持

群眾，熱情嘶喊，手舞足蹈，揮舞黃旗。

U D F黨勝選之後，支持的群眾，再次展現

「狂喜」。從他們臉上，我感受到人民對「美

好的未來」的憧憬；我也體驗到群眾對心中

的偶像那種如醉如癡，無怨無悔的狂熱支

持。那種寫在臉上的「幸福感」很迅速地感

染周遭的人，使眾在瞬間進入亢奮狀態。哇

喔！勝選的感覺真好。

感想/選舉使人有夢/高潮時刻，令人心悸、

感動

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在任的

老布希總統雖然在一年前的波灣戰爭期間獲

得美國民眾百分之九十二空前的支持度，仍

舊輸掉了總統寶座。一九九四年四月南非的

曼德拉改寫南非歷史，當選為第一位黑人總

統。同年五月馬拉威「終身總統」班達黯然

下台，莫魯士勝出。一九九八年五月在位已

經三十多年的印尼總統蘇哈托在「五月暴亂」

之後，被逼下台，由副總統接任。二０００

年我國的國民黨在總統大選輸掉了執政權。

一九九二年我在美國進修，一九九四年

我在馬拉威工作，一九九八年我在印尼服

務，兩千年我調回台北。以上四次「改朝換

代」我都身歷其境，可說是在「第一現場」

觀察選情的變化，感觸到「民心思變」這個

沛然難禦的力量。

在中國，毛澤東喊「人民萬歲」；在菲

律賓，有「People Power」；在美國，選民

「不感恩」；在台灣，我們實現「政黨輪

替」。「人心思變」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吧？有人說民主政治是「被窩裡放屁」，自作

自受。有人說民主政治是「潘朵拉的盒子」。

這個希臘神話故事寓有深意。潘朵拉把盒子

打開來，冒出許許多多烏煙瘴氣，驚慌之餘

鎖住了一小塊綠色的「希望」。我們人類活

著，就是為了那一丁點「希望」。感謝人類這

個單純的「希望」。它使我們期待，使我們相

信，「未來會更好」。回想2 0 0 0年3月1 7日，

我國總統大選的決戰前夕，我經過中山足球

場，目睹人山人海，情緒亢奮的群眾，手舞

綠旗，那場面使我回想起幾年前在馬拉威感

受到的沸騰激情。當人民對未來的期望，經

過「風起雲湧」，到達「人心思變」的臨界

點，面對那種「山河為之變色」的澎湃氣

勢，我感到心悸，也深受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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